
楔子 燃燈大師所求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如今呢，情絲已斷，難再續了嗎？ 

 

永寧四十三年，天啟皇朝立國兩百七十三年，歷經七位帝王、三次動亂、兩次幾

乎滅國，在一次又一次的動盪中，朝廷在風雨飄搖中走向盛世，讓黎民百姓過上

安居樂業的生活，衣食無缺。 

皇朝能走到如今地步，皆因天命寺的國師燃燈大師，在他無遠弗屆的佛法護佑下，

安然度過危在旦夕的狂風暴雨。 

沒人知曉遁入空門的燃燈大師到底活了多久，壽數為何，只知在有天啟皇朝之初

便有了他。 

天命寺也因為他而聞名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傳聞能得見燃燈大師一面，

便能享福一世，開通天命。 

而今，他這座支撐天啟皇朝的山陵要崩了，他活得夠久了，該是功德圓滿的時候，

為了那個「她」，他等待得太久，已心如死灰。 

「師父……」 

一名不到十歲的小沙彌眼眶含淚，淚眼婆娑的望著盤腿坐在自掘的石洞中，眉已

斑白容顏卻不到四十歲的燃燈大師，頭上的戒疤彷彿經歷過的長久歲月，滄桑而

入骨。 

「元一，記住為師的話，眼淚是世上最無用的東西，心疼你的人才會在乎，無視

你的則視若無睹……」在他有生之年，心疼的那滴淚水已是凝冰的血珠，千年不

化。 

「師父，徒兒難過……」他打小沒爹沒娘，是師父把他撿回來，教他佛法和觀察

天地變化。 

「緣起緣滅，世間有幾人能壽與天齊，師父求這一天已經求了兩百年，終於得償

所願了。」 

他修出自己的佛，得以進入輪迴，他心悅之。 

「師父……」元一很聽話，不想再哭了，可是以手背拭淚卻越擦越多，怎麼也止

不住，淚如雨下。 

「燃燈、燃燈，以身為燈、以心為芯，燃盡骨血以求來世，師父也是凡夫俗子……」

他求的不過是她的平安，不再有恨，三生石上情緣不滅，刻劃出兩人的名字。 

小沙彌泣不成聲。 

「師父死後就把石洞封了，不許人參拜，不許人涉足為師的長眠之地，一百年後

靜待有緣人。」 

他亦是他，也不是他，人活兩世終究是不同了，總會遺忘一些不該惦念的前塵往

事。 

「師父，一百年後徒兒就不在人世了……」元一哭得更傷心了，認為自己做不成

得道高僧。 



燃燈大師呵呵一笑，意味深長的望向小沙彌。「元一，一百年後見，但願你還認

得出為師。」 

「師父……」一百年太久了，人生七十古來稀，那時候他都成白骨一堆了，只能

與師父於西方極樂世界相見。 

「柔兒，我來找妳了，等我……」 

希望這一世沒白修。 

緩緩閉上眼的燃燈大師坐化了，圓寂前手中握的不是陪伴百年的佛珠，而是一朵

摩挲得油亮的珠花，上頭碩大的南珠泛出幽幽紫光，似乎浮現出一張女子嬌妍如

花的容顏。 

思念已成心頭血，融入骨髓。 

「師父，一路好走。」徒兒會謹記你說過的話，永世不忘，你安心的回歸西天。 

 

這一日，天命寺鳴鐘九千九百九十九下，整整一日鐘聲不斷，帝后也親臨弔唁並

茹素七七四十九日，舉國哀悼百日不得行婚嫁喜事，恭送燃燈大師歸天。 

燃燈大師死的那天，一道金光衝向雲霄，瞬間消失不見，寺中不少人得見異象，

皆高呼一代聖僧。 

關於燃燈大師的傳奇，百年後仍是百姓口中津津樂道的故事，甚至記入史冊。 

第一章 寵妹的哥哥們 

「……如果人有來世，但願不再有絕世容顏和富貴不可攀的家世，只願生得平凡

而愚憨，長於農戶之家，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家戶有餘糧即可，與高門無緣……」 

乍暖還寒的陽春三月，一名長相平庸的小姑娘像困在惡夢裡似的醒不過來，明明

天氣還有點微涼，她的額頭卻冒著汗珠，一滴一滴往下流，沾濕了衣襟和髮絲。 

她耳邊不斷傳來一道女子向上蒼祈求的輕柔嗓音，彷彿化為千絲萬縷，將她裹在

一個白色巨蛹中，她想掙脫卻動彈不得。 

驀地，她像破水而出的飛魚，衝破禁錮她的黑暗，從絕望的深淵脫出，終於能大

口喘氣。 

「怎麼又作這個夢……」 

蘇芳……不，蘇流芳喘著氣抹去額上的汗，用雙手撐著床板緩緩起身，背靠著團

花大枕坐起後半倚著床頭，神情有些呆滯，好像少了一魂的傻子。 

很快地，她眼中出現一抹神彩，整個人顯得靈動又鮮活。 

她不是原主，她是來自後世的一名野外求生教練。她從野戰部隊退伍後，因為時

下真人秀的盛行，她在學長的引薦下加入一個真人秀的節目團隊，帶領九名明星

進入荒野，挑戰九天九夜遠離城市塵囂，自力更生、鑽木取火的野外求生生活。 

前三年她做得不錯，也累積了一定的知名度，沒錄節目的空檔也會收費帶人進入

深山野嶺，體驗露天而眠。 

壞就壞在第四年新一季的開播，她帶的是零零後出生的新星，這群不做功課被寵

壞的小公主和只會唱歌跳舞的小鮮肉，對野外求生一點概念也沒有，只當是上山

遊玩，穿著不合時宜的名牌衣物，個個戴墨鏡，鏡子、化妝包、手機不離身，唯



獨求生物品一件未帶。 

她一見頭都大了，要求補齊裝備才肯帶他們上路，心裡冒出不安的預感，感覺會

出事。 

果不其然，第三天一名成員為了耍帥搶鏡頭，竟然不綁安全繩索就要徒手攀爬下

峭壁，雖然離地不高約五十公尺，但突出峭壁的尖石卻是不少，一不小心就會被

石頭割傷，甚至失手墜崖，摔破腦袋一命嗚呼。 

果然她就是那個倒楣鬼，為了救爬到一半就手軟腳軟大喊救命的小鮮肉，她攀岩

而下將救命繩索繫在那人身上。 

誰知小鮮肉太緊張，將她當救命浮木抱住不放，慌亂掙扎中他扯開她的固定裝備，

結果她刷地後仰往下掉落，下意識鬆開手的小鮮肉則一臉驚恐的吊在半空中，而

她最後的念頭是—— 

死定了。 

從黑暗中醒來的她變成農家女蘇流芳，小丫頭全身是傷只剩一口氣，雙腿骨折，

腰部以下完全不能動，洗漱、蹲茅房全要依賴他人。 

「那個女人究竟是誰……」 

醒來後養傷的這段時間她已經夢到她好幾回，一身錦緞，滿頭金玉釵飾，只有背

影不見正面，看得出出身不凡，卻給人一種悲涼的感覺，莫名心情沉重。 

她站在忘川河邊望著彼岸花獨自嘆息，似在等人又似在悲憐自身，花自飄零水自

流，一朝東去難回頭，落花無情，百年孤寂只剩下空徘徊與惆悵…… 

「……不行了，尿急，得先去上茅房。」下腹鼓脹的蘇流芳暫停回憶夢境，顧不

得行動不便，拿起床邊的兩支拐杖就要下床，人有三急，等不了。 

削得圓潤沒有刺渣的拐杖是蘇流芳的大哥蘇重文為她做的，她昏迷了整整三個月，

村人都要她的兄長們放棄治療，與其賴活不如早早入土為安。 

可她還有一口氣尚存，哥哥們不忍心，就算日後真成了活死人也要救她。 

好在過了三個月她還是醒來了，在除夕守歲的子時，第一聲鞭炮響起，她被「驚」

醒，睜開滿是茫然的眼睛。 

只是她雖醒了，卻因重傷仍動彈不得，都說傷筋動骨一百天，昏迷三個月後醒來，

光是調養和復健就花了兩個月，如今好不容易才能拄著拐杖下床，可最多走個十

來步就得休息，一天只能練習走路一刻鐘，然後又得躺回床上。 

對於一個好動坐不住的人而言，簡直是一樁酷刑，更別說她的哥哥們見不得她「折

騰自己」，不時強制她躺床休息，苦不堪言的蘇流芳覺得全身都生鏽了，長出一

朵朵的蘑菇。 

因此只要哥哥們不在家，她便會偷偷下床，兩腋撐著拐杖在院子慢慢走動，看看

一碧如洗的天空。 

「芳芳，又不聽話了是不是？」 

忽地被抱起，聽著變聲期的破鑼嗓音，十歲的蘇流芳微帶心虛的看向面露無奈的

俊逸少年。 

「追……追哥哥，我只是想曬曬太陽……」 



她不只三個親哥哥，還有第四個哥哥，就是眼前這位，也是哥哥中看她看得最緊，

幾乎把她當學步小兒般寸步不離的守著。 

這位是鄰家哥哥上官追，還是她打小定了親的未婚夫，大她四歲。 

他們住的村子叫姚家村，十分排外，村子裡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都姓姚，村長也由

姚姓人擔任。 

蘇老爺子曾是御廚，但是受到宮中爭鬥波及被趕出皇宮，輾轉來到姚家村，因是

外姓人緣故只能在村外買地建屋，有著五間大屋的房子建在離村子中心甚遠的山

腳下，背山而居，到了第三代出生才被姚家村人接納，但蘇家子嗣不旺，蘇老爺

子只得一子，正是蘇流芳的父親，生有三子一女，再無族親。 

上官家人丁也不多，一對老夫妻帶著孫子和三五僕從落腳於此，三進的院子就蓋

在蘇家隔壁，比鄰而居，並買下屋後的半座山蒔花弄草，頗有隱世的意味。 

「這話妳自個兒信嗎？」上官追沒好氣的瞪了她一眼，語氣中沒有責怪，只有無

可奈何的寵溺。 

她乾笑著紅了粉頰，「追哥哥，你放我下來，我很重的……」 

蘇流芳原本不胖，昏迷期間又進食不易，瘦得剩一把骨頭。等她一醒過來，不僅

哥哥們努力餵食，連鄰居上官家也湯水不斷，什麼東西補身便一天五頓的進補，

補得瘦伶仃的身子都長出一圈肉。 

她也怕只吃不動影響復健不利健康，所以一有機會就想動一動，畢竟一隻瘦皮猴

都被養成小豬崽了。 

「不重，很輕，我抱得動。」他將人抱到院中的棗樹下，正值花期的棗花香氣宜

人。 

不論是蘇芳還是蘇流芳都愛吃水果，無果不歡，因此蘇家在前後院栽了不少果樹，

棗、杏、李、柿、梨、石榴、櫻桃等等，讓她想吃什麼都有。 

後來上官家搬來了，上官追又在後山栽了柑橘、蘋果、雪梨、山楂、楊梅、枇杷、

葡萄、獼猴桃等果樹。 

若說誰家的水果最多，非蘇家莫屬，偶爾還能看到來自西域的瓜果，是上官追為

她找來的，堪稱是貢品等級。 

「可我不好意思，老是被你抱來抱去，我面皮薄。」什麼七歲不同席，男女授受

不親呢？全給他拋到九霄雲外了。 

蘇流芳由一開始的不自在到如今已經認命了，只是該有的嘴上抗議不能少。 

上官追對她很好，好到無微不至，連她自己都感到很汗顏，他的好簡直到了走火

入魔的地步，只要是他認定的事半步不讓，固執到讓人想咬他一口。 

上官追低聲一笑，白皙的俊顏上映照著一層淡淡金光，「不用難為情，照顧妳是

天經地義，我們是未婚夫妻。」 

她一聽，整個感覺都變古怪了，很不是滋味，「追哥哥，我們怎麼會訂親？你家

看起來不像尋常人家。」 

除非她眼瞎，否則怎會看不出上官家的通身氣派？他的爺奶一看就是富貴人家的

老爺子、老夫人，雖然和和氣氣、面色和善，可周身的氣度瞞不了人，連一向自



視甚高的村長都對其禮遇三分。 

「哪裡不尋常了，也就一般耕讀人家，和妳家門當戶對，我這性子太沉悶了，爺

奶擔心我日後娶不到妻子，就先把妳定下來，妳看我們不就是人家說的天定良緣。」

他說得流暢，毫無停頓，話裡話外都相當滿意這樁婚事。 

這是他用萬千福報求來的姻緣。 

蘇流芳眼角抽動了一下，哪來的「天定良緣」，他怎麼說得出口？「聽說我以前

傻不隆咚的，人不靈光，說起話來結結巴巴，也不怎麼認得人……」 

「那是妳傻人有傻福，遇到了我，巧夫伴拙婦也是美事一樁，妳看沾了我的靈光，

妳也變聰明了。」多好呀！一起韜光養晦，將璞玉琢磨成美玉，散發原有光彩。 

還能不能好好聊天了，這般狂傲他爺奶知曉嗎？ 

「不給抱，放我坐下，你的骨頭硌到我了。」 

他一笑，將懷中的寶貝往樹下的躺椅一放，專為她做的椅子，坐躺兩相宜。「妳

不是傻，是魂魄不齊，跳大神的神婆說妳失丟一魂，而今找齊，魂體歸位。」 

「用我爹娘的死？」他們的死換來她的生。 

之前的蘇流芳也不是傻，就是那種少根筋、整天笑呵呵的小姑娘，記憶不行、忘

性更大，前一刻剛講過的話一轉身就忘了，日子過得懵懵懂懂，不知煩惱為何物。 

在村裡人看來她就是一名傻姑娘，老是恍神恍神的。 

可她倒是遺傳了御廚祖父的好手藝，三個哥哥到學堂上課，她便跟著為人辦喜宴

的父母東跑西跑，幫著打下手，個子不高的她有自己的小鍋鏟，煎、煮、炒、炸

都難不倒她。 

與父母的生離死別便是因為趕場，秋收後大家都有空，趕在過年前嫁娶，蘇家爹

娘那陣子忙得不可開交，連辦完兩場喜宴後趕著回家，隔日還有兩場得準備不能

遲了。 

這一急就出事了。 

夜裡駕著牛車趕路視線不清，蘇父又累得昏昏欲睡，走在快到家的山路上，發現

山壁上滾落的大石已經來不及避開，拉車的牛被當場砸死，牛車則翻了好幾圈才

停住。 

原本蘇家爹娘有機會逃生，他們只受了點傷並未危及性命，但為了救被壓在車板

下的女兒，他們來不及將人拉出，只能以身擋住再次滾落的石頭，等被人發現時

兩人已氣絕身亡，被他們護住的蘇流芳則還有一口氣。 

「他們的死與妳無關，父母為了子女什麼都甘願付出，只要妳好好活著，他們連

死都不怕。」然而不是人人都有一對好爹娘，像他……呵呵，因為一己之私不待

見親兒，狠心之人比比皆是。 

「我心裡不好受……」因為她，蘇家三個兒子沒了爹娘，連書也唸不起，只能回

家種田。 

蘇家還算富裕，有二十五畝田，但是雙親的身後事和妹妹的醫治費用，十五、十

三、十二歲的三個小子別無所長，只好賣掉二十畝田地救急，餘下五畝地種糧養

活自身。 



長子蘇重文剛考過童生試，原本能接著考秀才，如今卻得守喪三年。 

蘇家只剩一屋子半大不小的孩子，更別說還有一個昏迷不醒、活死人似的妹妹，

未來不知要花多少錢，這般無底洞人見人怕，屋漏偏逢連夜雨，原本看好蘇重文

的村長怕女兒受到連累便上門退婚，解除兩家婚事。 

失去父母又沒了未婚妻的蘇重文痛不欲生，但為了底下的弟弟妹妹仍咬牙苦撐，

除了種田外還接了抄書的活兒維持生計。 

「再不好受也要忍著，妳哥哥們為了妳連書本都放下，妳要每天開開心心的才對

得起他們。」她的命很好，即使魂魄不全少根筋，也有護著她的一家人，讓她無

憂無慮的活著。 

聞言，她嘴巴一嘟。「你會不會安慰人呀！有沒有人說你的性格差到天怒人怨？」 

「有。」 

「誰？」這麼心明眼利。 

「妳。」 

「我？」她粉唇一張，呆呆的模樣顯得嬌憨可人。 

上官追笑著往她眉心一點，「不就是妳這個膽大的，敢非議天生智才的我，我把

妳寵壞了。」 

看他搖頭又嘆氣的模樣，她不由得來氣，「哪裡智才了，魂魄不齊的傻女也敢要，

你比傻子還傻。」 

墨瞳一深，幽光閃動，「因為我命中缺水，妳便是弱水三千中的那一瓢我欠缺的

活水，有了妳，我才能活。」 

他看著她，眼中的柔情如汪洋。 

「胡謅。」騙人的話她從來不信，沒有誰少了誰就活不下去，再情深的人還是會

另覓伴侶，新墳土未乾，新人已入門。 

蘇流芳不相信永恆，她只看眼前，前世的父親在母親過世不到半年再婚，往昔的

濃情密意全變成收在衣櫃底下的舊相片，現在只充斥著新婚夫婦的笑聲，以及迎

接新生兒的歡喜。 

於是她進入軍校，畢業後投身野戰部隊，遠離刺目畫面，到死都沒回去過，那已

經不是她的家。 

「是妳的腦子還沒轉過來，姻緣天注定，我和妳是三生石上的緣分，天命寺住持

親自批的命，我倆緣定今生……」 

 

緣定今生？是緣，還是有人從中動手腳呢？ 

上官追還在他娘肚子裡的時候，是一家老小的寄望，人人都期盼著他早日出世，

如珍似寶的為他鋪好一條康莊大道。 

誰知真到了那一天，卻把他親娘折騰得死去活來，活生生的疼了三天三夜，差點

一屍兩命母子雙亡。 

好不容易救過來了，母病子弱，當時的上官夫人足足臥床一年才養過來，期間因

不能侍候丈夫，竟被最信任的貼身丫頭爬床，孩子滿週歲的同月，府裡多了一位



貌美多嬌的雪姨娘。 

而上官追的身子也不健康，時不時命懸一線，一副隨時要夭折的樣子，對望子成

龍的父母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上官追兩歲時，上官夫人又有了身孕，隔年生下的次子上官文浩是一個白胖又從

不生病的孩子，雙親原先的期盼與關懷逐漸變了味，覺得上官追的存在礙眼起來，

心裡甚至想著他為何還不死，好給上官文浩挪出繼承人位置。 

上官文浩一歲時，上官夫人再生下三子上官文騰，隔年生下女兒上官鈴，上官追

這長孫就只有爺奶還心疼著。 

因為上官老爺的仕途一直不順，還鬧出不大不小的官司，家裡一年不如一年，上

官夫人聽信閨中密友的讒言求神問卜，問出個所有人都「恍然大悟」的結論—— 

上官追剋親，刑剋父母。 

原就不喜長子的上官夫婦便想把他送到城外別院，任他自生自滅。 

可上官老爺子、上官老夫人不同意，把兒子、媳婦叫到跟前痛罵一頓，只是那回

後兩人雙雙病倒，氣若游絲像在鬼門關前徘徊，很快就要斷氣。 

不過說也奇怪，在上官老爺子帶孫子上天命寺走了一趟，讓上官追和年紀上百已

不見人的住持大師見面後，當天一老一少進室密談不知說了什麼，百疾纏身的上

官追忽然好了，無病一身輕，住持大師也留下這麼一段話—— 

「往東而行，遇一紅天便停住，尋八字為陽年陽月陽日陽時出生的陽女，其與陰

年陰月陰日陰時出生的上官追為宿世良緣，兩人相生相輔，此乃天賜，能破九災。」 

於是乎，上官老爺子帶著最疼愛的長孫往東邊走了二十餘日，有一日得見天空被

漫天紅霞染成血色，他便停下馬車，問明此地是何處，是否有端陽正午時辰降世

的小姑娘。 

一問問到了姚家村，有一女童名喚蘇流芳。 

看到眼神不太靈動的小丫頭，上官老爺子完全無法接受，他天資過人、才智上乘

的孫兒怎麼能屈就一名無品無貌的小村姑，而且還是痴傻的，見人就樂呵呵的傻

笑。 

可是一回頭，卻見平日少年老成、面無表情的孫兒雙眼垂淚，看著蘇流芳的表情

是歡喜居多，沒有半絲嫌棄，上前就拉著人家小姑娘的手不放，口中喃喃自語—— 

「我終於找到妳了……」 

看到孫兒的異狀，又想到天命寺高僧意有所指的叮囑，上官老爺子決定不走了，

當機立斷定居在姚家村，並將宅子蓋在蘇家隔壁，還將老妻接來，抱持著近水樓

台先得月的心態一步一步與蘇家人交好，近而定下婚事。 

蘇流芳是五月初五正午時出生，因陽氣過重承受不住而丟了一魂，這是老一輩的

說法，而上官追是七月十五子時一刻出生，陰時陰日陰月，有人埋汰他是鬼子。 

但是一陰一陽卻是相得益彰，孤陰不生，獨陽不長，陰陽交融，實屬吉慶，乃天

生緣定。 

思緒至此，就被一稚嫩清脆的聲音打斷，上官追回過神來。 

「我哥他們呢？」蘇流芳問道。他們通常會留下一個人看顧她，怕她有不時之需。 



上官追脫下身上的外袍往她雙腿一蓋，不想她著涼。「在後邊栽樹，我帶了棵果

樹過來，他們說趁天氣還不錯先栽下，過兩日春雨來了好存活。」 

蘇流芳一聽，柳眉輕輕一蹙。「怎麼又種樹了，我不是讓他們將後山腰那一片修

整修整，可以養雞。」 

把雞放養在山上，想吃就有，還能賣錢。 

「還不是妳喜歡吃果子。」三個寵妹妹的哥哥把她捧在手心，寧可自己受苦也不

讓她吃苦。 

「又不是非吃不可，我還沒那麼嬌氣，何況還有你給的，我哪裡吃得完？」她傲

嬌了，嘴裡數落著，心裡甜滋滋，臉上笑得像朵花，雖沒有令人驚豔的花容月貌，

卻有著鄉野小白花的清新。 

「說得對，還有我，我寵著妳，還怕有什麼吃不到？」上官追喜歡被她依賴著，

十四歲的年紀卻有三十歲的老成，平時冰石一般的冷顏只在她面前柔成一灘水。 

「我還小呢，少調戲我。」 

她這小身板才十歲，五官尚未長開，她照過鏡子，就算日後長大也不會是什麼絕

世大美人，頂多是小家碧玉的姿容，與傾城傾國相距太遠。 

蘇流芳不是自卑，而是不解以上官追出色的容貌與疑似富貴的家世，他怎會看上

平凡無奇的她呢？ 

事出必有因，人不會無緣無故對另一個非親非故的人好，肯定有所圖謀或有不為

人知的內情。 

可是他對她實在太好了，好到她覺得懷疑他都是天大的罪過，自個兒誤會了人家

的人品。 

「不調戲妳調戲誰？妳可是我未過門的小娘子。」他笑得真心實意，一臉心滿意

足的調侃。 

她在心裡一嘆，這小子真滑頭，逮到機會就嘴上佔便宜，「我想找我哥哥，你背

我。」 

蘇流芳昏迷三個月，清醒後她用了兩個多月復健，諸如足療、泡藥浴、按壓穴位

舒筋活脈，可是進步有限，沒人扶著還是走不遠，只能在院子來回。 

「我背？」他挑眉。 

「怎麼，你不肯？」她佯裝不快。 

「我背，不過妳大哥、二哥、三哥對我出手時妳得替我攔著。」他彎下身將人背

起，還假意體力不支踉蹌了一下，把背上的小人兒嚇得連忙用雙臂環住他肩頸，

唯恐掉下去。 

上官追嘴角一勾，露出得逞的笑容。 

蘇流芳對他的小心機毫無所覺，訝異的道：「他們打過你？」不會吧！讀書人動

口不動手。 

他話中有話的帶過。「只要不發生第一次，能免則免，否則有一就有二，有二就

有三，成了習慣可不好。」 

沒人願意時不時的皮肉痛，而且不能還手。 



「慫包。」她小聲的取笑。 

「妳說什麼，再說一遍，我沒聽見。」上官追語氣一沉，像在威脅她，「說人話。」 

蘇流芳吃吃笑著，完全不為所動，上半身整個趴他背上，纖白蔥指拉扯他的耳朵。

「駕駕，馬兒快跑，帶我去找哥哥。」 

「妳還真當我是馬呀？看來我這輩子都要被妳騎在頭上了。」雖是這麼說，可他

甘之如飴，只盼這一世護她周全。 

人總要在失去後才知道曾經擁有的可貴，被親生爹娘厭棄的他十分珍惜在姚家村

的日子，純樸善良的蘇家人是真心接納他，不因他是貧是富而另眼相待，眼前簡

單的日子便是他所要的。 

在他們面前，他就是愛種花的上官追而已，性情溫和，識文斷字，為人孤傲但不

失真性情，是個能交往的落魄高門子弟。 

其實上官追隨便往那一站就給人一種孤高冷傲的感覺，年歲不大卻散發懾人氣勢，

隱隱有股虎嘯山林的威壓，壓得人不敢絲毫妄動。 

但這些蘇流芳都沒感覺，與他相處時永遠自在。 

「好高的山……」她以為是小山坡，原來身在其中，雲深不知處。 

一直在養傷的蘇流芳待在屋內的時間較多，很少有機會走出屋子，加上屋前屋後

都種著比屋頂高的樹，因此從她的視線看出去就是一片樹林，長勢茂密頗為蔭涼，

加上她在養傷復健，也不曾往屋子後頭去過。 

也就這段時間的鍛鍊，讓她的雙腿有力氣往外多走幾步，不然尚未化凍的三月天

還冷得很，不只她哥哥不讓她下床，就連自己都畏寒，捨不得離開暖和的被褥，

等到出太陽了才肯挪窩復健。 

她知道後山種著竹子，本以為是一片小山林，不高的小山包，上上下下挖竹筍很

容易。 

可是今日一見才知自己錯得離譜，所謂的後山離家還挺遠的，中間隔了幾畝的荒

田，一條蜿蜒小路直往山上去，遠眺一看山連著山，層層疊巒，起碼綿延十幾個

山頭。 

而他們家和上官家共有一座山頭，一家一半，是群山中最矮的一座，但也看得出

佔地甚廣，只是一邊種著果樹，規劃得有模有樣，苗圃、花房整整齊齊，另一邊

則荒涼得很，雜草叢生，野樹亂長，看起來就是荒山。 

上官追打趣的說道：「妳才知道山很高呀，以前妳滿山遍野的瞎跑，跑得比誰都

快，我們都追不上妳。」 

她訕然笑道：「你們不是說我魂魄不齊，是個傻的，哪曉得累不累，看到你們追

自然要跑。」 

「妳覺得妳現在魂魄齊不齊？」她還有點犯傻，肯定沒好全。上官追回頭一瞅，

忍俊不禁，她白眼翻得真有神。 

「追哥哥，你看我傻不傻？」她反問他。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這繞著彎的套路可勾不著她，她可不是以往只會傻樂的小姑

娘，認為誰給她糖就是好人。 



「不傻，有腦子了。」禍福相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從此補全了遺落的靈竅。 

想著，上官追明暗交錯的黑瞳中閃動著幾許令人看不透的深意。 

「哼！誰沒腦子，是你們老用斜眼睨人，把天上明月光看成地上霜，誤以為一夜

過後便化成水。」瞧！她也能說出頗富禪意的話，再過一段時日她就能在村子裡

走動，讓人看見她的「脫胎換骨」。 

「是，芳芳說得好，是我見識淺薄了。」他不與她爭辯，直接認錯，退一步博她

歡心也是值得的。 

蘇流芳不滿的皺眉。「不要用疊字喊我的名字，聽起來像在喊剛會走路的孩子，

我長大了。」 

「妳不就是正在學走路？」他手裡拿著她的兩根拐杖，置於身後用橫拐撐住她，

讓她坐在拐杖上。 

 


